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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玲在20年代时就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学感觉和细腻的叙述风格闻名文坛，
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反映了当时知识少女的苦闷与追求，成为文坛不朽之作。本书
是现代小说经典丛书的一本，是一本日记体裁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五四”运动后几年
北京城里的几个青年的生活。  

内容简介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作者丁玲女士于1927年写的。它是一篇日记体裁的小说，小说描
写了“五四”运动后几年北京城里的几个青年的生活。作者用大胆的毫不遮掩的笔触，
细腻真实地刻划出女方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
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追求真正的爱情
，追求自己，希望人们真正地了解她，她要同旧势力决裂，但新东西又找不到。她的不
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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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韦护
第一章
—
韦护穿一件蓝布工人服，从一个仅能容身的小门里昂然的踏了出来，那原来缺乏血色的



脸上，这时却仍保留着淡淡的一层兴奋后的绯红，实在是因为争辩得太多了，又因为天
气太闷，所以呼吸急促得很。他很快的朝那胡同的出口处奔去，而且在心中也犹自蕴蓄
着一种不平。他觉得现在的一般学者，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
却偏来固执。一回映起适才的激辩，他不禁懊悔他的回国了。在北京的如是，在上海的
如是，而这里也仍然如是。你纵有清晰的头脑，进行的步骤，其奈能指挥者如此其少，
而欠训练者又如此其多，他微喟着举起那粗布的袖口，拭额上的汗点。
“喂，韦先生！那儿去?请慢点啊！”
他侧过身来，那高个子，穿着白袍的柯君，便站在他身旁了。他皱一皱眉，便说：
“对不起，我要用饭去了。”
  “呀，正好，一同去吧。”
柯君的殷勤，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致，但他不愿再回绝了，只好请他到远一点的唱经楼那
里去。因为在那里有一家吃面包的地方。
时间将暮了，一阵阵归林的乌鸦，漫天飞旋，远寺的钟声也不断的颤响着。两人在暗下
来的路上向东行去。韦护看着偶尔闪起的灯火，不觉有点惆怅的样子，在少人行的马路
上，连步履也很懒然的拖着了。
另外那人，默默的随着，时时看那路旁的矮瓦屋，及在屋前张望着的穷人。那些人都裸
着半身，赤红的背，粗的短发，带着与那强悍身躯极不调和的闲暇，悠然的挥着大扇，
或抽着烟杆，他又去望天，满天阴沉沉的，无一颗星，他自语般说：
“我想快要下雨了，星都被吹走了呢。”
刚说完就觉得错了，因为确是没有一点风。想去改正那吹字，但身旁那人并不理会，所
以只在心上加一个改正。并没再说出来。他觉得他的韦先生仿佛很着恼似的，便又搭讪
的向他问及许多闲事。韦护 第一章 — 韦护穿一件蓝布工人服，从一个仅能容身的小门
里昂然的踏了出来，那原来缺乏血色的脸上，这时却仍保留着淡淡的一层兴奋后的绯红
，实在是因为争辩得太多了，又因为天气太闷，所以呼吸急促得很。他很快的朝那胡同
的出口处奔去，而且在心中也犹自蕴蓄着一种不平。他觉得现在的一般学者，不知为什
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来固执。一回映起适才的激辩，他不禁懊悔
他的回国了。在北京的如是，在上海的如是，而这里也仍然如是。你纵有清晰的头脑，
进行的步骤，其奈能指挥者如此其少，而欠训练者又如此其多，他微喟着举起那粗布的
袖口，拭额上的汗点。 “喂，韦先生！那儿去?请慢点啊！”
他侧过身来，那高个子，穿着白袍的柯君，便站在他身旁了。他皱一皱眉，便说：
“对不起，我要用饭去了。”  “呀，正好，一同去吧。”  柯君的殷勤，并不能引起他
的兴致，但他不愿再回绝了，只好请他到远一点的唱经楼那里去。因为在那里有一家吃
面包的地方。 时间将暮了，一阵阵归林的乌鸦，漫天飞旋，远寺的钟声也不断的颤响着
。两人在暗下来的路上向东行去。韦护看着偶尔闪起的灯火，不觉有点惆怅的样子，在
少人行的马路上，连步履也很懒然的拖着了。 另外那人，默默的随着，时时看那路旁的
矮瓦屋，及在屋前张望着的穷人。那些人都裸着半身，赤红的背，粗的短发，带着与那
强悍身躯极不调和的闲暇，悠然的挥着大扇，或抽着烟杆，他又去望天，满天阴沉沉的
，无一颗星，他自语般说： “我想快要下雨了，星都被吹走了呢。” 刚说完就觉得错了
，因为确是没有一点风。想去改正那吹字，但身旁那人并不理会，所以只在心上加一个
改正。并没再说出来。他觉得他的韦先生仿佛很着恼似的，便又搭讪的向他问及许多闲
事。 这个也不住的随口答着，且问：  “你怎么象个安徽人?”  
“可不是，我就在安徽生长的。” “我早先看你身材和气色，还以为是个北方人呢。”



他实在不能被什么引起趣味，而且很觉得这谈话之无聊，但人情和工作，都磨炼得他很
不愿使人感到不快活，他简直是一个很能迁就的世故者呢。 于是柯君便讲起许多故乡中
的事，话又几次为对面冲来的行人打断了，因为这已是一条很热闹的，有着店铺的大街
了，他不惮烦的继续着讲，而韦护却很抱歉，他实在听得太少了。 在一家有着玻璃窗的
门边，韦护便让柯君在前，走进了这家在这街上很放着异彩的西餐馆子。零零落落有五
六张小方桌，桌上铺了灰色的白台布，在另一张大白木桌上上摆满了玻璃杯。他们在最
后的—张桌上坐下了，同时还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吃刨冰，诧异的，又缺乏敬意的给
了穿短褂的韦护一个白眼。韦护也同时感到这衣服之不适宜于此地了。他轻声说： “忘
了到对门那家天律馆去了。那火烧很不错呢。柯君，我很失悔到这地方来，我没有换衣
呢。” “不要紧，夏天，谁注意你。” 菜一样一样的依次上来，口味真奇特，那炸鱼，
象面酱，那牛排，好难嚼呀，韦护不禁笑了。他想起那些连面包屑都感到是美味的人们
来，他眼前所晃起的，全是那些裹着大围巾的异国女人，和穿起大皮靴的瘦弱小孩，而
且他那时，不也正是每天只能得一磅匝包和十支烟卷，虽说他每星期都能领到很够用的
薪水，而且家中也不时寄钱去。于是他将那面包皮一口吞到嘴里去，且赞美着：“好味
呀！” 柯君被他惹得打起哈哈来了。 于是他与柯君拉杂的谈着过去的事。 他的语言是
超过那许多的事实，而柯君的全心神比他那一双本然望住的眸子还专诚。末后他停了话
，望着那脸笑了，他笑他怎么他的五官就生好了是专为听人说话的。柯君还要问那里现
在怎样了。他告诉他已好多了，如果他现在要去，可不必为那一切忧虑。 吃完了晚餐，
韦护把脚伸起，跷到邻座的一张凳上去，头仰着，腰向后去大大的嘘着气。他实在觉得
穿短衣真舒服。他却厌烦的说： “这南京真无味！” 柯君也响应了他。其实他在柯君的
苍白和阴郁的脸上所感到的无味，只有比从南京得来的多。 柯君还想拽点话来说，却一
时想不起，看到站起身预备走的韦护，便又拉着他坐下，说是再吃杯冰激淋。
韦护无可无不可的留住了，因为他认为转去了也一样的枯燥无味。  在冰激淋快吃完的
当儿，柯君俯着头看那剩在杯中的，已变这流质的东西，忽然叫起来： 
“走，不要迟延了。我们去吧！” 韦护冷然望着他，略带点可笑的神气。
他急忙站起，去穿他那件白袍，又催着不动的人。 “去，我都忘了！你说南京无味，来
吧，看看，南京也有有味的地方，也有可谈的人！”
韦护却摇头，问他，他只是象疯了一般的说： “唉，告诉你呵！你要答应去，我才说。
唉，告诉你呵！哈，我有几个女朋友，都是些不凡的人呵！她们懂音乐！懂文学，爱自
由！她们还是诗！⋯⋯” 韦护听到这最后一句，忍不住大笑了。他认识他一星期了，他
从不想到他会说出这末一句与他思想和灵魂极不相称的话，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抄袭了来
的。 柯君不理会他，且放重了声音，说完他自己的话：
“而且⋯⋯她们都是新型的女性！” 女性，这于韦护无关。他不需要。他看得太多了。
一个月来，在北京所见就四五十人，在上海又是二十多，就在这南京，不就正有着几个
天真的女孩，在很亲近他吗?这些据说也是新的女性。他真受够了那所得来的不痛快，宁
使他害病都成。何况他亲近的也很多了。那中国另一时代的才女的温柔，那法兰西女人
的多情，那坦直的，勇敢的俄国的妇女，什么他没有见过?现在呢，过去了。他无须这个
，他目前的全部热情只能将他的时日为他的信仰和目的去消费。他站起身，去握他朋友
的手： “好，去你的吧!我祝福你，可是失陪了，对不起，我要休息了呢。”  柯君露
出一副欲哭的脸，握着他的手不放，非要他同去一遭不行，一分钟也好，他全为要证实
他并没有诳语，他恳求他。 韦护最后抓着他朋友的腕，向外推着说：
“好，走吧，孩子！陪你去。” 二 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魆黑的，没有灯，很怕人



。韦护挽着他的朋友，在高高低低不平的路上跑。他极力去辨认那两旁的瓦檐，及屋旁
的小隙地，他想到一些很奇怪、很浪漫的事上去。他又望他的朋友，看不清，只是气喘
嘘墟的，带着他朝前奔。韦护不禁从他朋友身上感到有趣起来，就微笑着去碰那膀子：
  “说，到底是些谁们？而且你⋯⋯你尽管告我，我好明白，我还能帮你忙。”  “瞎说
！我是无希望无目的的人，你不必问。见了她们就知道。若是你不愿意，你对我使眼色
，我站起身就走。” 韦护一听那声音，其中就含有笑。看见他不肯说明白，也就不追问
。只逗搭着说一些别的话，柯君始终少言语，一直到了一家门首。 门又低又小，而且从
那暗灰色天空中相衬出的墙瓦，也是波似的，总疑心什么时候在风雨中便会坍倒下来一
梓。柯君轻轻的敲门。韦护朝四下一望，见邻近只有很稀少的几栋矮踏踏的黑屋，歪歪
斜斜的睡着，安静得象没有在住人似的。他想，这那里象个城市。他便看定从黑门上所
映出的一条长的柯君的影子。 一个清脆的女性的声音响起： “谁呀！”
韦护退一步站着。 “是我。”柯君柔和的答着。  “我！‘我’又是谁呢?”声音是近
了拢来，就在门背后，而且隐隐又听到好几个吃吃的女孩们的笑声。并且又传来一句另
一个象水在岩石上流过的声音，“不说清，是不开门的。” 
柯君大声答：“是我，柯君呢。”  门背后的女人大笑起来了，大声朝里说：  
“唉，是柯君呢。开不开门？” 韦护为这不敬的声音，打起战来了。并且气恼着，正要
拖他的朋友走，而门却在几个女孩子喊声中呀的大开了，从房子里的薄弱灯光中，辨认
得出一个颇大的院子，在有着树丛的大院中，有几个人影。韦护随着柯君朝里走，开门
的姑娘站在门后面等他们走了进去，才来关门。 两人走到院子中心去。柯君极亲昵的喊
着一个可爱的名字“丽嘉”。韦护便也张眼四望，更注意那所谓“丽嘉”其人者。 “丽
嘉不在家。如若不愿走，就这里坐吧。”一个稍微有点胖的姑娘站起身，腾出她坐的那
张小长条板凳来。  他们两人便坐到那条不稳的凳上去。   “柯君！说话呀，若是忘记
了预备来说的，那我就替你说一句：‘丽嘉不在家也不打紧，我是不走的，就坐在这里
了。’”韦护去望说话的人。小小的一团，蜷在石阶上，大约那身体的伶俐，总与其言
语的伶俐一样。而且韦护觉得这里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是说话尖利和撞长那轻蔑的笑。他
没有感到愉快，又没有说话机会，只好充个极不重要的角色，旁观下去，且看个明白。
所以他没有感到不安的静坐在那儿。柯君反一点也不象适才的高兴样子了，在这里有一
种空气压迫他，他没有力量表现自己，他无聊的向睡在旁边藤椅上的人说： 
“谁，睡在这里?睡着了，怕着凉呢。” 一件宽大的绸农，遮隐了那身体，蓬松的短发
，正散在脸面上，一双雪白的脚，裸露着不同姿式的伸在椅子舛面去了。韦护不觉在心
上将这美的线条作了一次素描，他愿意这女人没有睡着。果然，一个小的，不耐烦的声
音说了，她谢了柯君的关心，却又拒绝了他的关心。 柯君不自禁的叫了起来：“呵！是
你！丽嘉！怎么不作声，装睡着？人不好吗？快告我！丽嘉！”
韦护的精神也提起来了，陡然清爽，他看了他朋友，便又去望躺着的人。
“不！请你莫闹，丽嘉好烦恼呢。”这不耐烦的声音，仍是从椅上发出。 
“为什么呢?为什么?” 柯君便动了一下，象要伸手去扳那人一样，忽的丽嘉便跳着坐了
起来，十摇摆着乱发，一边大声笑着说： “珊珊你们看，仪贞，你们说，不好笑吗，还
问我呢。告诉你，柯君，丽嘉烦恼，就是因为你来了呢！若不信，请问他们，是不是丽
嘉刚才还同她们笑着，谈得很起劲⋯⋯”
丽嘉还待说下去时，那坐在石阶上的小人便吼起她果断的声音：  “岂有此理，丽嘉，
我不准许你你说下去了！安静的躺下去吧，你不知道我们的柯君是经不起这样的玩笑吗
？”她又对惶遽的柯君说：“不要理她，她常常要这样寻开心的，她不欢迎你，我们大



家不会象她一样，这位是谁呢，是同乡？是朋友？” 丽嘉抢着补充：“是同志！”
院中的人又大笑了。 柯君慢慢朝着众人说出他的名字：“韦护先生！”
韦护听到有人嘎了一声，丽嘉也说道： “请韦护先生到房中坐坐。让我们大家都来在灯
光下瞻仰瞻仰《我的日记》的作者吧。” 于是韦护便被拥到那有着灯光的房里去了。丽
嘉在前面，她先将煤油灯捻大，又在桌子边拉出一张椅子来，说声“请坐。”韦护便不
由得坐下来了，柯君也由人给了他一张椅子，大家都坐好了。韦护便来细看这里所有的
人，他已经了解柯君在这里所处的，是一个怎样可怜的地位。而自己现在又将变成一个
被嘲弄的目标。这几个年轻姑娘，都不缺少锋利的眼神和锋利的话语的。他不愿失败，
他愿使她们惊诧，她们应当知道韦护并不属于柯君一流人，可以任她们随意捉弄的。他
开始来望丽嘉。 丽嘉有一头乌黑的头发，黑得发亮，蓬乱得很高，发又长，直披到肩上
了，使一个白的颈项，显得越白。这一件大的白绸衣，领口斜着，可以在肩头上，见到
一个小小的圆涡。她坐在桌子对面，紧紧的瞅着韦护，两个圆圆的大眼，大张着，发着
光，显得逼人似的。 韦护便将眼光落在她眼睛上，动也不动。 望了半天，丽嘉忍不住了
：“不必这样看我，我叫丽嘉，一个没有上学的学生！而你呢，看你这身，你的手，你
的脸皮，与你的胸脯不相称的衣服，你这痴钝的眼光，及你这可爱的朋友，便知道你是
一个社会主义者。虽说我很失望你便是韦护，但我相信你比你的朋友却要高明得多。欢
迎你来看望我们，请说一点话。”她把眼皮闭了下来，装出等待别人说话的神气。 韦护
知道他第一步给人的印象并不怎样坏。而且他素来就不愿在女人面前让别人在他身上得
了不满去，于是他变了一个声音说话，眼睛仍然望着丽嘉。 “有些人的嘴是生来为打趣
别人才说话，我固然在某种情形下，也得用嘴来帮忙，然而到了你们这里，却只须用眼
睛来看了。” 于是他巡回望过去，连丽嘉有五个，都在十七、八、九上下，是些身体发
育得很好的姑娘，没有过分瘦小的或痴肥的，血动着，在皮肤里;眼睛动着，望在他身上
。他知道柯君要来这里的缘故了。他去望他，柯君垂着头靠在椅子上，不做声。他觉得
他可怜，他也明的他纵愿帮他忙，也无用。 “韦护先生！请不必浪费你的文章，留着到
必要的时候使用吧。这里只有粗野，很听不惯这些精致的语言。你既然欢喜穿着这身可
爱的粗布衣人说的话，我敢担保这只有更受欢迎的。”这是小一点的人说的。她穿一件
绿条纹花绸坎肩，坐在门槛上，将两臂高举着，托住那后仰的头，有一个圆圆的额和尖
的下巴。 韦护对这些勇敢的言语和举动，发生了兴趣，他很奇异这个小小世界是怎样的
环境，会将这些年轻姑娘养成这样性情和倨傲，于是他振作精神，先泛泛的将她们恭维
了一阵，然后他又找着了她们的嗜好;他同她们谈讲到音乐上面来，因为他看见正有一张
小提琴的匣子歪睡在墙根边。她们的眼睛都张开了。丽嘉头靠到窗户上在叹息。珊珊（
那穿绿绸坎肩的）也走了拢来站在桌面前，娇嫩的脸上，放着光，韦护对于外国的乐器
虽不会奏，但他却听过裴多芬，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他说得真动听，比他在会场所
激热争辩的言辞有力得多了。他从音乐又谈到戏剧，末后又转到文学上了。她们都喜欢
俄国的作品，这更适宜于他，她们也不吝惜的发表着意见，于是便更热闹了。他知道怎
样不单偏重于冷静的批评。他又列举些她们还没有读过的名作，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语
，于是故事便更有声有色了。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有趣的，或是恋爱的。这都
是人们所最爱听的，所以渐渐她们都忘了一切，她们不再去敌视他，在每个眼光中，他
懂得他很得了些尊敬和亲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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